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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巴蜀女杰
世纪弄潮勇士

□贾昭衡

一个在古城成都伴着芙蓉花香降临人世，一个在
川东忠县随着长江涛声呱呱坠地。胡兰畦和秦德君这
两个巴蜀女子，在上个世纪的时代大潮中奋力搏击，留
下了一个个美丽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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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畦（右）和秦德君（左）20世纪
80年代在北京重逢

秦
德
君

为争取权利当先锋

1921年一个春日，重庆城里某旅馆一间客房里，
胡兰畦对丈夫杨固之坦言：“我们两个‘道不同，不相为
谋’，还是早点分开为好。硬凑合下去，谁也不会幸
福。”可好说歹说，丈夫仍不松口，胡兰畦烦恼不已。

于是，一个薄雾未散的清晨，胡兰畦只身悄悄地提
着行李，来到长江边，登上了一艘顺流东去的轮船。最
终，这桩油水难融的婚姻结束了。

1905年出生的秦德君，由于其母亲出身贫苦，在
大家庭里备受欺侮，最后竟被败家的秦父赶出家门，致
使秦母将她生在了秦公馆门前的荒草地里。知道自己
身世后，秦德君心头埋下了争取妇女解放的种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成都四川女子实业学
校读书的秦德君，和同学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声援北京
学生，结果被奸商指使的流氓打缺了一颗牙齿。

不久，秦德君来到重庆，找到正组织民主平权和妇
女运动的吴玉章。吴玉章安排她住到《新蜀报》创始人
陈愚生家中，以便陈愚生带秦德君去北京，找李大钊圆
其留学苏联之梦。

哪想到，临行前夜的饯行酒席上，秦德君醉酒后被
《新蜀报》编辑穆济波奸污。此后，秦德君带着心里的
创伤，随陈愚生先后到了上海和北平，于1920年5月
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并随李大钊等人秘密开展
革命活动。

后来，穆济波一路追到北平与她结婚。可凑合的
婚姻，吵架打架成了家常便饭。

不久，趁李大钊和陈愚生到上海工作之机，秦德君
跟着二人到了上海。之后，又在王德熙的邀请下，来到
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教员。1923年，秦德君悄
悄参加了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由邓中夏主持。

在这里，秦德君和胡兰畦不期而遇。
胡兰畦逃婚不久，又跟着朋友回到重庆。当朋友朱

昌文邀请胡兰畦同去川南师范附小任教时，她爽快地答
应了。到了泸州，接待她们的恰巧就是秦德君。由于思
想与年龄相近，胡兰畦和秦德君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
除了上课，业余时间经常结伴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大革命中写春秋

五卅运动后，邓中夏发现从事秘密活动的秦德君，
已引起反动势力注意，立即安排她离开南京去了西安，
并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秦德君没想到，竟意外地与兄长般的朋友刘伯坚
重逢。

1926年8月，刘伯坚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冯玉祥
的国民军联军，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经刘伯坚推荐，
21岁的秦德君不仅担任了宣传队队长，而且挑起了西
安市妇女协进会会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的重担。

共同的理想，使刘伯坚对秦德君渐生爱慕之意。
可面对刘伯坚的求婚，秦德君却愁肠百结，因一直缠着
她的穆济波又追到了西安。思虑再三，秦德君含泪违
心地拒绝了刘伯坚的求婚。

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胡兰畦同样经历不凡。
1924年夏天，胡兰畦不惜以家产作抵押，筹款赴

上海，参加了全国学联第六届学生代表大会，并上台发
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回到四川，胡兰畦与在川军中任职的陈梦云喜结
连理。不久，向往大革命的胡兰畦和丈夫几经辗转来
到广州，先后拜见了周恩来、邓颖超、何香凝、李济深等
知名人士。回到陈梦云所部驻守的合川县，胡兰畦很
快组织起了合川县妇女联合会。

1926年初秋，胡兰畦考上了中央军事学校（黄埔
军校武汉分校），与罗瑞卿、赵一曼（原名李淑宁）等
数百名巴蜀儿女，乘船来到了黄鹤楼下。

紧张而有秩序的军校生活，参加武汉纪念三
八妇女节大会，到街头演讲、唱歌，宣传打倒帝国
主义、支持国民革命等活动，锻造着胡兰畦向往
新春的灵魂。

后来，胡兰畦在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手
下，从事过妇女工作。到江西追随国民党左派
邓演达，从事过反蒋活动。被蒋介石电令驱除

后，胡兰畦选择了去德国留学。
在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中，胡兰畦和秦德君像两只

勇敢的海燕，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渐渐走向了成熟。

异国求学传佳话

1928年，秦德君来到上海，找到了追随李大钊进
行革命活动时认识的《新青年》编辑陈望道，希望他帮
助其去苏联留学。可陈望道告诉她：“你不如先到日本
去学习，日本也有共产党组织，在那里你可以接上关
系。你不是认识茅盾吗？他最近出版的《幻灭》等几部
小说，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心情很郁闷，想到日本去
学习。”

当年7月，秦德君和茅盾乘船东渡。在东京学习
时，两人经常互相去对方的住处看望，倾心交谈，心灵
渐渐碰出了火花，常常一起去看电影、演出，逛公园。

不久，两人离开东京来到京都，找到了在日本的共
产党员杨贤江，希望他帮助两人去苏联。因各种原因，
未能如愿。

茅盾决心再写一部新的小说，扭转社会舆论。可
写什么题材好呢？秦德君想起好友胡兰畦的经历，这
不是很好的题材吗？茅盾闻言，连声叫好，最后写成小
说《虹》。

1930年4月，茅盾和秦德君回到上海，借住在先
已回国的杨贤江家里。可这时，茅盾的妻子一次次来
大吵大闹，其母亲也一再施压，弄得两人心烦意乱，不
得不分手，秦德君也回到老家忠县。

到德国留学的胡兰畦，经历更加曲折。
1930年初，胡兰畦来到德国柏林。不久便与也来

到柏林的何香凝同住。后在廖承志的引荐下，胡兰畦
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积极投身反对德国法西
斯的斗争。

不久，因不满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愤而出国的宋
庆龄，从苏联来到了柏林。因为她常常到住所来看望
何香凝，有空也喜欢单独和胡兰畦交谈，谈妇女解放，
谈革命形势。何香凝回国后，宋庆龄仍时常到胡兰畦
的寓所看望她，生活上还给了她一些帮助。当宋庆龄
母亲病逝，胡兰畦陪同她回国奔丧。办完丧事，宋庆龄
又资助胡兰畦回到了德国。

1933年春天，胡兰畦突然被法西斯当局逮捕。不
久，得知消息的宋庆龄和鲁迅一起，以中国人权保障大
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中国领事馆交涉，最终胡兰畦获
释，却被驱逐出境。

胡兰畦来到了法国巴黎，渐渐萌生出一个念头：如
果把在德国女牢中三个月的遭遇告诉世界，不也可以
让善良的人们认清法西斯的反动本质吗？

于是，胡兰畦撰写出数万字的文学回忆录《在德国
女牢中》，并把它交给了法国大文豪巴比塞主编的《世
界报》，《世界报》不仅分多期连载，还把这些文章翻译
成了俄、英、德、西班牙四种文字，广泛传播。

投身抗战留美名

当年回到家乡后，秦德君经常闹病。在刘湘的21
军担任机要秘书的堂哥秦仲文，把她接到重庆治疗。

秦仲文通过老同学、军部秘书长刘庸彝的推荐，让刘湘
任命秦德君为参议官。

暂时有了去处和生活来源的秦德君，身体渐渐康
复。因文化较高，形象端庄，颇得刘湘的心腹王心卫好
感，最终二人牵手成婚。

1938年春天，秦德君带着与刘伯坚生下的女儿秋
燕，从成都来到重庆找郭春涛。

秦德君在冯玉祥部队时，郭春涛是政治部组织处
长。后郭春涛受聘到刘湘的部队，担任秘书长。此时，秦
德君夫妇也随着刘湘到了成都。频繁的交往中，秦德君
与郭春涛十分熟悉。刘湘去世了，郭春涛便去了重庆。

找到郭春涛后，秦德君希望他帮助自己和女儿去向
往已久的延安，可郭春涛说：“眼下，周公（恩来）指示我
和王炳南组织东方文化协会，目的是团结动员东方各国
家，共同抗日。你不如留下来，帮助我做这项工作。”

秦德君爽快地答应了。此后，协会工作开展得红
红火火。共同的追求，秦德君和郭春涛的心越走越
近。此时，秦德君的丈夫已在成都病故，她便和单身的
郭春涛结为夫妻。

同一时期，胡兰畦则直接活跃在抗战前线。
西安事变发生时，回国后的胡兰畦带着李济深呼

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封信件，赶到上海，交给了张
群、何香凝、宋庆龄等人，随后便留在上海，在何香凝领
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淞沪大会战打响，何香凝委托胡兰畦亲任团长，迅
速组织起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赶赴正在近郊浴
血奋战的18军驻地。胡兰畦组织团员们动员群众，成
立运输队、担架队，抬伤兵、送弹药、送给养、抢收庄稼，
为官兵们演出节目……支前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整整
三年，服务团转战八个省市一万多公里，名闻遐迩。

国难当头，胡兰畦和秦德君充分展现了“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美丽情怀。

携手战斗迎黎明

1949年，春寒料峭之际，胡兰畦风尘仆仆地来到
了夜色浓重的上海，与先期来到的郭春涛、秦德君夫妇
接上了关系。

抗战胜利后，邓颖超领导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成立了
中国妇女文化公司，准备到上海配合地下党开展活动，秦
德君被任命为总经理。于是，秦德君夫妇来到了上海。

“你来得正好！”见到曾在川南、重庆共同战斗过的
老战友，秦德君顿时眉开眼笑，“现在形势险恶，我们正
在想法转移。但这里认识我们的人不少，你初来面生，
最好能为我们找两处可以保证安全、又能隐蔽工作的

‘防空洞’。”
在上海朋友众多的胡兰畦，很快落实了此事。“防

空洞”设在富有正义感的商人马少全家里。
5月17日下午，上海地下党和民主党派的有关人

员，悄悄聚集在马少全家里开会，分派欢迎解放军入城
的各项工作。可哪想到，当秦德君走出大院，一群便衣
特务像饿狼一般扑了上来，将她逮捕了。

5月25日，上海迎来了一个金色的黎明。街头上，
到处响起人民解放军威武行进的脚步声。这天上午，
胡兰畦随车去警察医院，迎接受尽酷刑后、被敌人判了
死刑却没来得及执行的秦德君。

病房里，秦德君一眼见到推门而入的胡兰畦，兴奋
得忘记了被敌人打坏的双腿，“啊”地大叫一声站了起
来，顷刻又痛得跌坐了下去，胡兰畦赶紧大步上前扶起
她。劫后余生，一对经历了20多年风风雨雨的老战友

紧紧拥抱，喜悦的泪花奔涌而出……
“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檀香，通过烈火焚烧
会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

胡兰畦和秦德君，分别以93岁和94
岁高龄去世。晚年，她们写作并出版了
《胡兰畦回忆录》和《火凤凰》，以不少鲜为
人知的史料，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彩链，
补缀上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


